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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對於蕭梁文學特別是 宮體詩 的浮靡風格 中國文學史家大都報以不屑的

鄙視態度 堅持否定的評價 近年雖有個別中國學者對宮體詩在唐詩形成中的。

地位有所肯定 但對其本身的創新精神及其文化價値還缺乏認識與探索 我們。

認爲 蕭梁文學及其特産 宮體詩 旣是同時期一種文化新風的産物 又是時代

新風氣的最突出的表徵 如果把文學與文化結合起來考察 用歷史觀念取代欣。

賞態度 就可能發現蕭梁文學發生發展的內在邏輯與自身價値 下面依此思路。

與方法 重點對蕭梁藝壇與文壇的新風尙及其互動關係進行考察與探討。

新變之風橫掃梁代的文壇和藝壇

蕭梁時期的文藝新變 並不僅僅局限于詩文 而是廣及到文學 音樂 繪、 、

畫 書法等各個層面 從時間上看 新變之風並非從詩文開始 眞正的起源可、 。

年 月 日臺灣 淡江大學全球姉妹校漢語文化學學術會議 上發表的論文。

漢陽大學校 國際文化大學 中國言語文化專攻 敎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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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溯到天監年間梁武帝的音樂革新 這卽是梁武帝的 思弘古樂。 梁武帝。

以佞佛而著名 梁代的亡國和他的佞佛很有關係 但是 他的思想卻不能僅以

佞佛 二字來加以槪括 登基之始 梁武帝便著手 刪詩書 定禮樂。 他非

常熱衷於恢復古代的禮樂制度 梁武帝的尊儒佞佛 實際上是想借用新興的佛。

敎信仰來爲他的統治增添一道神秘的光環 藉以塑造自己慈悲的形象 這位布。

衣出身的皇帝 企圖同時從佛敎和儒敎兩方面獲得精神信仰上的支持 以增加

自己的自信 因此他並不能眞正地疏遠儒敎 天監年初 他下了一道 訪百僚。

古樂詔 大談音樂改革的必要性 要求百官發表意見。

然而雅樂衰落已久 什麽是古樂 百官亦不甚淸楚 是時對者七十八

家 咸多引流略 浩蕩其辭 言樂之宜改 而不言改樂之法 也就是說 百。

官對梁武帝改革音樂都表示支援 但是 都沒有提出具體的建議 在這種情況。

下 通曉音律的武帝 遂自制定禮樂 結果是武帝在復古的大旗之下 自創。

了新的禮樂 實際上這是一次禮樂的革新 從這些地方來看 我們可見梁武帝。 。

是一位多才多藝的皇帝。

梁武帝的禮樂革新雖然在復古的旗幟下進行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對通俗

歌樂的模仿和改造 隋書 音樂志 說 武帝卽位後模仿襄陽童謠 更造新。

聲 帝自爲之詞 三曲 其一云 陌頭征人去 閨中女下機 含情不能言 送。 。

別沾羅衣 從體制和語言來看 分明是一曲子夜歌。 由此不難看出 這位皇

帝不但不排斥來自民間的東西 倒是非常善於學習民間的通俗藝術 其。

實 宋 齊以來 以吳歌西曲爲代表的俗樂已日益流行 出現了一種人人崇尙、

隋書 音樂志 。

庾信 庾子山集注 哀江南賦 。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梁文 詔云 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所以移

風易俗 明貴辨賤 而韶濩之稱空傳 咸英之實靡托 魏晉以來 陵替滋甚 朕。

昧旦坐朝 思求厥旨 而舊事匪存 未獲斄正 寤寐有懷 所爲歎息 卿等學術通。

明 可陳其所見。

隋書 音樂志 。

同上。

玉台新詠 卷六吳均詩注 古今樂錄 亦云 梁天監十一年 武帝改 西

曲 制 江南上雲樂 十四曲 江南弄 七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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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聲的局面 許多士族文人也開始模仿民歌作詩 這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爲。

轉移的趨勢 不過 大多正統文人們對這種來自民間的樂歌還是抱持保留。

態度 所以範曄以 所精非雅樂 爲可恨 王僧虔亦上書請正雅樂 可以想。

見 有一股保守的勢力開始成爲改革的阻力 文學和藝術的發展總是這樣 新。

的東西往往先在民間流行 在開始的時候受到藐視 甚至是種種的壓制 但卻。

終又壓制不住 而逐漸地壯大 也漸趨完美 進而慢慢地勾起文人的興趣 引

起上流社會的注意 甚至大受喜愛 接著便引起一連串變革 這個過程可能是。

非常緩慢的 甚至是不爲人所覺察的 中間必然會面臨激進和保守的較量 以。

及典雅與俚俗的磨擦 衝突和磨合 到了梁代 武帝的身體力行大大提高了通、 。

俗樂曲的地位 使模仿民間通俗歌謠創制新曲一時成爲風雅之事 譬如北來高。

門羊侃精通音樂 他就創作了 採蓮 棹歌 兩曲 甚有新致、 爲時

人所盛讚 沈約 蕭綱的文集中也均有與 江南弄 體制相同的作品 更有甚。 、 。

者 柳惲還將音樂的革新提升到了理論層次 他專門撰寫了一篇 淸調論 來

闡述他的主張 柳惲很受武帝的器重 他所說的 今聲 雖然未必是俗樂 但。

他變革古法的音樂主張顯然與武帝暗相契合 也代表了當時的潮流 蕭梁。

以後 以吳歌西曲爲代表的俗樂在宮廷和上流社會中更加流行 朝廷宴集 君、

臣酬對等隆重場合亦經常採用俗樂 所謂 陳梁舊樂 雜用吳楚之音。 十分

精要地指出了陳梁音樂的俗樂特徵 吳楚之音卽江南吳歌 荊楚西聲 當然。

民間的音樂被宮廷所用 被上流社會所採納的同時 它的內容和形式亦不免發

生相應的變化 甚至變質 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 代表民間的那股粗獷被。 。

柔化 被雅化 那種來自低層的反抗之聲也自然就消磨殆盡、 。

蕭梁時期音樂界的情況旣是如此 書法界亦出現了類似的情況 皇室宗族

中不乏新潮流的領軍人物 代表性的人物便是蕭子雲 子雲是齊豫章王之。

南齊書 王僧虔傳 家競新哇 人尙淫俗 務在噍殺 不顧音紀。

宋書 範曄傳 。

南史 羊侃傳 。

梁書 柳惲傳 善琴 嘗以今聲轉棄古法 乃著 淸調論 具有條流。

舊唐書 音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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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于蕭梁時期仍享受宗親的待遇 子雲的書法極爲武帝所推崇 他自創書法。

中小篆飛白一體 其書廣爲時人效法 蕭子雲之後 將梁代書法變革進一步。

推向高潮的人 則是梁武帝第七子邵陵王蕭綸 他天資聰穎 博學善屬文。 尤工

尺牘 蕭綸在改革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更遠 變更字體甚至到了離譜的地。

步 對梁代書法界産生了極大的影響 顔氏家訓 雜藝篇 對當時的情形作。

了這樣的詳細描繪 晉宋已來 多能書者 故其時俗 遞相染尙 所有部。 。

帙 楷正可觀 不無俗字 非爲大損 至梁天監之間 斯風未變 大同之末 僞。 。

替滋生 蕭子雲改易字體 邵陵王頗行僞字 朝野翕然 以爲楷式 畫虎。 。 。

不成 多所傷敗 至爲一字 惟見數點 或妄斟酌 遂成轉移 其後墳籍 略。 。 。

不可看 南史 陶弘景傳 亦稱其 善隸書 不類常式 別作一家 骨

體勁媚 梁書 曹景宗傳 又云 景宗爲人自恃尙勝 每作書 字有不

解 不以問人 皆以意造焉 可見梁代書法求新求變 乃至意造字形成爲當。

時一代風氣 因此 庾肩吾 書品 之中對阮硏 雖複師王祖鍾 終成別構一。

體 頗爲推崇 也是時代風氣使然 子雲 邵陵身爲皇族 他們的示範對此風。 、

氣形成的作用更是難以低估。

蕭梁時期在繪畫領域出現的變化 也和音樂界 書法界的變化相互呼應、 。

繪畫和書法原本就是相通的 這方面的代表是張僧繇 僧繇是梁代最著名的畫。 。

家 姚最的 續畫品錄 這樣評介張僧繇的畫 善畫塔廟 超越群王 朝衣

野服 今古不失 奇形異貌 諸方夷夏 實參其妙 張僧繇的這種畫風比較。 。

重視形似 與晉宋以來强調神似的繪畫傳統頗有出入 在繪畫筆法上僧繇也另。

闢蹊徑 他在創作中大膽採用了異域的畫技 以達到特殊的立體效果 建。

康實錄 中說 梁大同三年 建一乘寺 在丹陽縣之左 寺門遍畫凹凸花 代稱

張僧繇手跡 其花乃天竺遺法 世咸異之 乃名凹凸寺 在講究線條流暢。 。 、

梁書 蕭子恪附子雲傳 善草隸書 爲世楷法 自雲善效鍾元常 王逸少而、

微變字體。

南史 蕭綸傳 。

張彦遠 歷代名畫記 離披點畫 時見缺落 此雖筆不周而意周也 點、

曳、硏 拂 依衛夫人 筆陣圖 一點一畫 別是一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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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韻生動 强調神似的中國繪畫史上 張僧繇顯然是個異端 也難怪 世咸異、

之 而後人對他的評價亦不高 這便是偏離審美主流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 畫

斷 卽稱 像人之美 張得其肉 陸 探微 得其骨 顧 愷之 得其神 神妙

無方 以顧爲最 言下的褒貶之意可想而知 不過 本身便擅長丹靑的梁武。

帝對張僧繇的畫卻並不輕視 凡裝飾佛寺之時 常常請張僧繇來作畫 其信

任和欣賞之態度由此可見 故而僧繇得以 爲武陵王國侍郞 直秘閣 知書畫。

事 成爲梁代首屈一指的宮廷畫家 僧繇之外 梁代另有一名出色的宮廷。

畫家謝赫 謝赫是由齊入梁的人物 因著 畫品 倡 六法 而垂名於中國的。 、

繪畫史 不過這位理論上推崇 氣韻生動 的畫家 本身畫風卻屬 宮體 一派 。

他那種細膩豔麗的繪畫風格在齊梁時期造成了非常大的影響 蕭梁時期善繪。

仕女的新派畫家更是多不勝數 如焦寶願 點黛施朱 重輕不失 雖未窮秋。

駕 而見賞春坊 沈糜 筆跡調媚 專工綺羅 屛障所圖 頗有情趣 沈標、 。 、

性尙鉛華 嵇寶鈞 聶松 賦采鮮麗 觀者悅情、 、 等等 這種細膩 逼。 、

眞地描摹美人的繪畫風格非常符合當時宮廷權貴的審美趣味 於是正如詩壇上

宮體 風行一樣 蕭梁時期這股講究 切似 調媚 悅情 的 宮體 畫風也、 、

是橫掃畫壇 將晉 宋以來的山水淸韻掃除殆盡 它與文學 音樂等領域的新、 、

變風氣遙相呼應 從而造就了蕭梁文化新奇浮豔 流光溢彩的美學風貌、 。

綜上所述 我們不難看出 蕭梁時期文壇和藝壇上新浪潮的出現並非

偶然 它們都和蕭梁皇室的帶領和推動存在著或明或暗的聯繫 具有共同的、

至少是相似的美學追求 新奇 香豔 淺俗 充滿脂濃粉香的宮廷氣息 甚、 、

至出現時期亦相差無幾 基本上都是在大同年間 音樂 繪畫之新風出現較、

早 梁代乃沿襲于蕭齊乃至劉宋 然而均是在大同之後與文學 書法的新變風、

張彦遠 歷代名畫記 崇飾佛寺 多使僧繇畫之 時諸王在外 武帝思之 遣

僧繇乘傳寫貌 對之如面也。

同上。

姚最 續畫品錄 寫貌人物 不俟對看 所須一覽 便工操筆 點刷精硏 意。

在切似 目想毫髮 皆無遺失 麗服靚妝 隨時變改 直眉曲鬢 與時競新。 。

姚最 續畫品錄 別體細微 多自赫始 遂使委巷逐末 皆類效顰。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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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結合而達到鼎盛時期 這顯示出它們都是梁代宮廷文化思潮的有機組成部。

分 代表著蕭梁皇室的審美趣味和文化心態 要在文化領域突破傳統 力求創、

新的抱負 使得皇室們在藝術上普遍熱愛創新 喜奇尙異 軍伍世家的出身背

景使他們與南朝市井文化自然相連 對以吳歌西曲爲代表的通俗文化具有濃厚

的 與生俱來的興趣 而紙醉金迷的南朝風習和奢華的宮廷生活 更使他們冀、

求的文化必須具有强烈的感官刺激和娛樂享受性 於是 在皇室文人們種種心。

理的影響下 梁代文化迅速轉向追求豔俗新巧的道路 翻啓了梁代文化史及文

學史的新篇章 一方面要求新 一方面是不避俗 不避淺 不避五光十色。 。

仔細追溯起來 梁代文化的新變傾向早在天監年間就已浮現 到大同之後

不過是水到渠成而已 其主要原因是 文化上趨於保守 崇尙雅正的一些代表。 、

人物 如裴子野 蕭統等人先後去世 大同年間 蕭梁皇室成員中以蕭綱爲代、

表的激進派 在文化領域開始嶄露頭角成爲文壇潮流的新領袖 當時蕭綱 蕭、

繹 蕭綸均是三十餘歲 他們的文藝觀念已經基本成型 文藝才華日漸顯露、 再

憑藉著他們顯赫的政治地位 牢牢地站穩了主導風雅的地位 並有力地向社會

推廣自己的一套審美觀念 他們在文藝領域的創新行爲具有明顯的 無庸置疑。 、

的示範效應 很快就影響整個社會 一個暗潮洶湧的蕭梁文化新潮 終於在這

種萬事俱備的條件下得以蓬勃地發展 一擧取代了傳統的文風 蕭綱更把文學。

上的推陳出新作爲自己的重要事業 他的努力使得梁代後期 宮體 創作成爲一

代風氣 而 宮體 文學及其理論正是蕭梁文化新潮中 最爲顯著突出的表現。

宮體新風尙

南朝文人大多聚集在皇室成員周圍 形成了以皇室爲中心的若干個文人集

團 梁代文學也不例外 這種文學創作的大背景決定了梁代文學的宮廷文學性。

質 在這些或大或小的文人集團中 蕭綱領導的文人集團格外地引人注目 這。 。

一集團約産生于普通年初 蕭綱爲雍州刺史的時候 當時蕭綱身邊已有徐氏、 、庾

氏父子 並置高齋學士 招納了鮑至 王囿等人 中大通三年 綱被立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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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 入主東宮 更多的文人墨客紛紛群聚他的旗幟之下 如王褒 張率 陸、 、

倕 蕭子雲 蕭子顯等 他們的創作和理論不僅使得宮體勢力大張、 、 。 也集中

地體現了蕭梁文化新變一派的美學特徵 劉肅 大唐新語 有云 梁簡文爲太。

子好作豔詩 境內化之 對 宮體 一派的産生 風格及影響說得最淸楚不、

過。

就産生的時間而言 蕭綱文人集團雖然形成較早 宮體 之名卻始出於梁

簡文帝爲太子的時候 梁書 簡文帝紀云 帝 雅好題詩 其序云餘七歲。

有詩僻 長而不倦然傷於輕豔 當時號曰宮體 此處之 當時 自應指他立爲。

太子以後 否則就該稱爲 晉安體 了 且歷代史書論及 宮體 均稱其産生于

梁末 或 大同之後 亦可以證明這一點 其實所謂 宮體 顧名思義 就是。

東宮之體 不過問題是 此處之 東宮 是否就專指太子呢 梁書 徐摛

傳 載 王入爲皇太子 摛轉家令 兼掌管記 尋帶領直 摛文體旣別 春坊

盡學之 宮體之號 自斯而起 因此從文字上來看 這段記載指徐摛爲 宮。 。

體 的始創者 與 簡文帝紀 所云自相矛盾 且頗有破綻 首先 此處也說

宮體 是 王入爲皇太子 之後才起 其後又云 高祖聞之怒 召摛加讓 更可證

言之 蕭綱入東宮爲中大通三年 時已二十九歲 其詩文之香豔與新巧已遠。

過於徐摛 春坊 爲何不師法政治地位與藝術水平更高的蕭綱 而專學徐摛呢 再

者 旣令 春坊 認爲徐摛之詩在東宮文人集團中出類拔萃 足可獨樹一幟 最

多也只能稱之爲 徐摛體 以 宮 之名代稱一名東宮侍從 這在君臣界線分明

的中國古代似乎是難以想像的 那麽 這是否意味著 梁書 記載有誤 其實。

仔細分析一下 就可以明白 兩種記載並不矛盾 梁書 編撰于陳初至唐初。

年間 去梁不遠 姚察 姚思廉父子又是南朝舊人 對蕭梁文壇不至於過分陌、

生 梁書 中之所以會出現兩段看似矛盾的文字 原因恐怕是在於 宮體 一。

詞 自名成之初就是泛指東宮文人集團而非局限於某人 以皇室爲中心的文

人集團在梁代文壇已普遍存在 蕭綱集團的集體創作更早在他爲晉安王時便相

當活躍 亦自形一格 不過一直到他入主東宮以後 這種特殊風格才開始對梁

南史 梁本紀下 宮體所傳 且變朝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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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壇産生全面性的影響 到了大同年間 在朝的士族 在野的春坊 無不以。

學之爲時尙 宮體 之號遂起 這才是 宮體 一詞形成的過程 因此 這裏之。 。

宮體 並非專指某人之體 而是泛稱某地 某集團之體 如 柏梁體 台閣、 、

體 蕭綱是這一派的領袖 稱 宮體 因他而成毫不爲過 徐摛則是此派。 。

元老 成名之久 說 宮體 自他而起亦在情理之中。

就創作風格而言 宮體 的特色是 浮豔 這包括內容上的豔情主題和形

式上的麗靡文辭 所謂以豔情爲主題 系指宮體詩主要圍繞女性展開 或描寫。

她們的容貌服飾和擧止情態 或描寫她們的生活環境和使用的種種物品 用意

亦在暗示那美麗的主人公 描寫美人的文學作品當然早已有之 如宋玉的。

神女賦 漢樂府的 陌上桑 等 魏晉以來 此類作品猶爲發達 賦中如。

曹植之 洛神 陶潛之 閒情 樂府中如晉宋之 桃葉 碧玉 齊、 、

梁之 子夜 西洲 在文字的豔麗 情感的纏綿上均不遜于 宮體 但、 。

宮體 之作與這些詩賦的寫作態度和文學性質卻是大相徑庭的 宮體 對女性

的描寫 旣不是爲了描繪作者心中理想主義的美 如傳統的美人賦 也不是爲

了抒發自己熱烈的情感 如樂府民歌 而是從應酬唱和 炫耀才華的目的出

發 以一種肆無忌憚的態度 玩賞女性美的種種細微動人之處 玩味她們深藏

的情感和欲望 並從中得到某種樂趣 與其說它是一種藝術創作活動 不如

說它是一種娛樂方式 這種描寫往往充滿感官色彩 風月的暗示 這正與當時。 、

悠閒娛樂的文學性質相呼應 宮體 詩在形式美的追求上更顯示出了極高的熱

情 卽所謂 轉拘聲韻 彌尙麗靡。 在 聲韻 方面 宮體 一派繼承了永明。

詩人的成果 詩歌用律更加趨於精巧 完美 相較 永明體 宮體 詩中完全、 。

合律之句所占得比例更大 其中個別詩人的五言絶句在聲律 藝術上都漸趨。 、

成熟 甚至出現了大體合格的五言律詩 七言律詩的雛型亦開始顯現 這些成。

就 與 宮體 派對詩歌聲律的高度重視與苦心探索是密不可分的 在 麗靡。

上 他們繼承和發展了 永明體 圓美流轉的詩歌追求 一方面注重雕琢字句 講

究對偶 使詩句顯得空前的纖巧 精美 另一方面又大膽學習江南民歌 詩歌、

梁書 文學 庾肩吾傳 。

劉躍進 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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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表現進一步走向淺顯新穎 在 宮體 詩中 漢魏以來文人詩歌的高雅華。

麗 與樂府民歌的自然流暢完美結合 在音律和語言上初步具備了淸淺流麗、

雅俗共賞之美 爲盛唐詩歌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 宮體 之作。

的形式 風格固然太過香軟纖豔 卻是鋪下了通向盛唐詩歌的橋樑、 。

就影響而言 宮體 流風所及 境內化之 關於梁代後期 宮體 詩風橫掃。

文壇的 盛況 史書中記載論述之多已不需筆者贅述 略可一提的是 用 境

內化之 來槪括 宮體 影響似乎還是小覰了它 一則因爲北朝末年 詩人紛紛。

模擬南朝的新風來進行創作 詩文日趨麗靡 這可證明 南北的鴻溝並不能夠。

阻擋 宮體 的魅力 堪稱 境內外化之 二則因爲 宮體 在梁代之後其餘威不。

減 直煽至唐初 其間雖遭受無數仁人志士痛斥 禁絶 但其流行之勢依然。 、

直到最後才被更新 更美 更富有生命力的唐詩所取代、 、 。

此外 除了詩歌領域 梁代文學在辭賦 騈文創作中也出現了新的氣、

象 賦中出現了綜合詩 賦 樂府形式的新賦體 騈文則有所謂 徐庾體 均、 、

將這一美文形式發展到極致 與 宮體 詩一樣 它們也是蕭梁文學新變一派在。

文學領域中積極探索的成果 同樣具有形式精緻纖巧 語言綺麗新淺的梁代宮、

廷文學的特徵。

正如其他藝術領域中出現的革新風尙一樣 梁代 宮體 詩的出現與流

行 卽是這一時期特定的社會文化心理的反映 此時 皇室的文化心理在社會。

上佔有主導地位 起著決定性作用 就是他們求新求變的特殊心態 才會要求

文化進行全面創新 並要求文化朝向世俗化 刺激化的道路發展、 。

蕭梁時期的文學主張

梁代的詩文創作素來評價不高 但梁代卻是中國文論發展的重要時期 這

時文學理論非常繁榮 不但産生了中國第一部純文學的文學理論著作 詩品

文論界更出現了流派紛呈 各家爭鳴的多元化發展局面 一般認爲這一時期的、 。

文論可以分爲三個流派 以裴子野爲代表的保守派 和以蕭統 劉勰 鍾嶸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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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折衷派 以及以蕭綱 蕭繹爲代表的激進派 其中保守派論調陳腐 價、 。

値不高 代表作 雕蟲論 對齊梁文風大加指責 認爲它們 淫文破典 一無

是處 高聲要求文學恢復 旣形四方之風 且彰君子之志 的儒家傳統 在文學。

走向華麗 追求新發展的趨勢中 這種不合時宜的聲音自然難有回應 它那過、

於簡單且毫無新意的理論主張 亦使後來的硏究者引不起興趣 後世硏究者的。

目光主要集中在折衷派的理論上 折衷派不但聲勢浩大 他們的成績更是難以。

抹滅 劉勰的 文心雕龍 鍾嶸的 詩品 均是將中國文論史推向新的里程、

碑的著作 其中 文心雕龍 尤以其宏偉的架構 嚴密的體系和博大精深的思、

想 成爲後人難以匹敵的一大文學理論巨作 說它 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也、

並不爲過 另外蕭統的 文選 亦是文學史上深具權威的文學選本之一 代表。

其文學思想的 文選序 也因此成爲文論史上的重要作品 折衷派在文章選擇。

本身便呈現著一種衡文的眼光 而有著如此耀眼的成果 無怪乎在中國文論史

的任何版本中 他們的理論永遠都是硏究的重點 硏究中國文論史的每位學

者 誰也無法忽視他們的存在。

總括看來 前面提及的這三位折衷派文論家的文學觀 旣有其相同的

一面 卻又各有所別 從相同的方面來說 他們不但一致順應文學發展潮流。

重視其 緣情綺靡 的特徵 又不廢儒家詩敎傳統 推崇雅正 表現了一種折

衷 理性的文學態度 不過 若再細加分析 其實仍可發現他們觀點的不同之、 。

處 例如對於 詩經 等傳統儒家經典 劉勰視之爲文學萬古不易之楷式 而。

鍾嶸則認爲其不過是文學創作的源頭 且四言詩 文繁而意少 不如新興之五

言 有滋味 蕭統更則乾脆地將經書屛除在文學的大門之外 對於齊梁新興。

文學的評價三人也相去甚遠 劉勰從崇古論出發 將文學史描述爲 從質及。

訛 彌近彌澹 的過程 對劉宋以來的文學發展不以爲然 而鍾嶸 蕭統則、

持有發展的文學史觀 基本肯定近代的文學成就 不過鍾嶸對其中一些具體藝

術傾向尙有批評 蕭統的態度卻更接近於全面肯定 當然 對豔情詩他還是不

陸機 文賦 見於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梁文。 。

鍾嶸 詩品 。

劉勰 文心雕龍 通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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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贊成的 以上種種不難發現劉勰的文學觀相較鍾嶸 蕭統更爲保守 他、

可算是傳統文學的堅決擁護者 而後兩者的理論中則具有濃厚的齊梁時代氣

息 另外 作爲東宮太子和梁代前期的文學領袖 蕭統的文學態度與一直是新。

思潮的冷眼旁觀者的劉勰 鍾嶸也有出入 他的理論受到了新興宮廷文化的一、

定影響 例如視唯美性爲文學的本質特徵 對於文學的娛樂作用頗爲肯定等

等 在這些論題上他的觀點和蕭綱爲首的文論新變派倒是不謀而合 畢竟。

他也是蕭梁皇室的一員 當然 我們在分析他們的文學理論的同時 必須結合。

他們對具體作家的評價 以及對具體文學現象的分析 而不能光看他們的聲

明 尤其不能光看那些冠冕堂皇的辭令。

儘管推崇 宮體 之作 追求輕豔新巧的梁代文論新變派 在後人眼中有著、

太多的弊病 他們的創作更是包含了許多頹廢的病態成分 但在當時 這種激

進文論的影響卻遠遠大於保守派和折衷派 是蕭梁文學思想無可爭議的主要潮

流 這與當時的歷史環境密不可分 賀琛上武帝書中便對此有著詳細的描述 。

顯然 隨著梁代承平年代的持續 南朝本就存在的奢靡之風愈演愈烈 上至官

僚 宰守 下至 庶賤微人 無不以奢侈淫樂爲事 在這樣的風氣中 重敎化。 、

尙風骨的文學思想自然不會受到重視 追求娛樂享受和感官刺激的文學才是時

勢所趨 而這恰與當時文化統治者蕭梁皇室的需要一拍卽合 他們擁有穩固的。

統治地位以及優裕的生活環境 身邊又圍繞著大批悠閒的文人墨客 從史料記

載和他們自己留下的文章詩篇來看 宴遊 詩酒 聲色就是他們生活的中心、 、 。

南朝以來日趨發達的娛樂消閒性質的文學 在這樣的環境中又怎能不茁壯成長

從這個角度來看 梁代 宮體 文學的出現是必然的 但在一直爲儒家思想所統。

治的中國文學史上 這種文學畢竟還是太過駭世驚俗了 不免會遭到正統文人

的反對 新變派文論就是爲呼應時風與反撥傳統而發生。 。

梁書 賀琛傳 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尙貪殘 罕有廉白者 良由風俗侈靡使之

然也 今之燕喜 相競誇豪 積果如山嶽 列肴同綺繡 露臺之産 不周一燕之

資 而賓主之間 裁取滿 未及下堂 已同臭腐 今蓄妓之夫 無有等秩 雖複

庶賤微人 皆盛姬薑 務在貪汚 爭飾羅綺 其餘淫侈 著之凡百 習以成俗

日見滋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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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 宮體 文學最堅決的擁護者 蕭綱是此派文論當仁不讓的旗幟 他的。

理論主要有以下幾點 肯定文學是會發展的 反對盲目的崇拜傳統 提出 今

文爲是 的論點 强調文學創作 寓目寫心 因事而作 的抒情功能 淡化其

美刺敎化的作用 主張 文章且須放蕩 卽以毫無忌憚的態度進行創作 淡

化甚至否定文學創作的嚴肅性和道德要求 鼓吹 新致英奇 性情卓絶 的

宮體 詩作 尖銳批評 競學浮疏 爭爲闡緩 的典重文風 總之 就是從

一切可能的角度出發推翻傳統 力圖擺脫文學的所有束縛 爲 宮體 文學的發

展 鬆綁 。

新變派文論的另一領袖是蕭繹 與激進的蕭綱相比 他的態度顯得溫和一

些 雖贊成新變亦不全廢傳統 無論其創作還是理論似乎都是折衷于蕭統與蕭

綱之間 不過就其文學思想的實質來看則與蕭綱更爲接近 在理論方面 蕭繹。

的最大貢獻便是提出了 綺縠紛披 宮征靡曼 唇吻遒會 情靈搖盪 的文學

定義 在中國文論史上這一定義最逼近純文學的本質 也是對齊梁以來文學生

新變化 尤其是 宮體 文學發展成果的總結。

此外 蕭子顯也是新變派文論的代表之一 他雖未直接爲 宮體 搖旗

吶喊 但其 若無新變 不能代雄 的主張卻是此派人物文化抱負的最佳

詮釋 他 不雅不俗 獨中胸懷 的文學理想實際上是對俗文學的一種肯定

而其 情性之風標 神明之律呂 的文學定義同樣强調了文學的抒情性和音樂

性 淡化了它的敎化功能與功利作用 顯然 這些文學思想與新變派理論是相。

當契合的 蕭子顯雖出身舊蕭齊皇室 實與梁代皇室所屬同族 又頗受武帝及。

蕭氏兄弟重視 一生與宮廷關係密切 享受著宗室的待遇 武帝甚至視之爲 宗

蕭綱 答張纘示集書 見於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梁文。 。

蕭綱 誡當陽公大心書 見於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梁文。 。

蕭綱 答新渝侯和詩書 見於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梁文。 。

蕭綱 與湘東王書 見於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梁文。 。

蕭繹 金樓子 立言 見於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梁文。 。

蕭子顯 南齊書 文學傳論 。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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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佳器 由此角度來看 他有這樣的文學主張其實亦不足爲奇。

在這幾位皇室成員的帶動下 梁代文化的新變浪潮促使 宮體 派文學迅速

成爲梁代文壇的主流 這一主流反過來又對蕭梁文化的宮廷化過程起了推波助

瀾的作用 如前所述 梁代文化新潮的産生雖有其歷史和環境的因素 但最直。

接的影響卻是來自蕭梁皇室 針對此一文化思想和美學傾向集中表現的現象。

蕭梁文論新變派的種種論點 與本身是皇室成員的身份 地位 敎養 訴求和、 、 、

心態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文學由朴拙趨向華麗 絢爛之極則歸於平淡的螺旋形迴圈是不以人的意志

爲轉移的發展規律 東晉的葛洪早已在 抱樸子 鈞世篇 中指出 且夫古。

者事事醇素 今則莫不雕飾 時移世改 理自然也 人們常常欣賞漢魏之樸。

拙與讚美盛唐之風華秀麗 殊不知六朝的浮豔香軟正是其中必經的階段 是文

學史鏈條上不可缺失的一環 如果考慮到充斥於中國文學史上的宗唐宗宋 宗。 、

李宗杜的復古風氣 那麽對蕭梁文人求新求變的創革探索精神 就尤其應當給

以肯定。

結 論

蕭梁時期文化上的新變之風 不限於詩文 而廣及文學 音樂 繪畫 書、 、 、

法等各個層面 在蕭梁皇室的帶動下 主張豔情主題與麗靡文辭的宮體文學。

流行於宮廷與上層社會的俗樂 講究切似 調媚 悅情的豔麗畫風 以及意造、 、 、

字形的書法變革風氣 各領域的新變風潮交相輝映 造就了蕭梁文化新奇 香、

豔 淺俗 充滿脂濃粉香的宮廷氣息 蕭梁文學在理論方面的代表人物多肯定、 、 。

文學的發展 反對崇古之說 主張 今文爲是 的論點 强調文學創作的抒情功

能 淡化其美刺敎化的作用 文學由朴拙而轉向華麗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爲轉。

移的自然規律 人們在欣賞漢魏之樸拙和讚美盛唐的風華秀麗之時 須知六朝。

的浮豔香軟是其中必經的階段 人們可以不欣賞蕭梁文學之浮豔 但卻不能否

認它是文學發展史不可缺失的重要一環 尤其對蕭梁文人求新求變的創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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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應當給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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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代

梁 武帝 蕭梁 蕭統 蕭、

綱 蕭繹 蕭氏 梁 東晋、

南朝

梁代

永明

武帝 大同 宮体

六朝

朴拙 漢魏 風華秀麗 盛唐

六朝 浮艶香軟

蕭梁

蕭梁

蕭梁

唐詩 宋詞 元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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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謙益 詩必盛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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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宮體 蕭梁時期 文化 新變之風


